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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章宗完颜璟（1168—1208）是金世宗的嫡孙，因其父完颜允恭（金显宗）于大定二十五年（1185）去

世而被封为皇太孙，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）即位，泰和八年（1208）病故。他在位的明昌、承安、泰和年间是

金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期，史学界对其功过得失已经有了充分的评估。文学发展往往与时代不完全同

步，从金代文学发展来看，金章宗朝的文学尚不是盛极而衰，而是处于从金世宗的平缓期到金末高峰期

的上升阶段，出现了党怀英、赵秉文、王庭筠、李纯甫等一批承前启后的优秀作家。这与金章宗本人的文

学态度及文学活动密切相关。他精通音乐，擅长书法，雅好文学，经常奖掖诗人，发表评论，还积极从事文

学创作。尽管其传世诗词仅十首左右，其成就和特色不及海陵王完颜亮，但仍然是金代最热心文学的帝

王。学界对金章宗的诗词已有少量研究①，本文将在前贤的基础上，综合金章宗所有的文学活动材料考察

其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创作的意义。

一 “好尚文辞”及其政策导向

在帝制王朝，最高统治者对文人及文学的态度如何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发展的环境，左右着文

人的命运。史家一致记载，金章宗“好尚文辞”②，“诚好文，奖用士大夫”③，“属文为学，崇尚儒雅”④，这一个

性爱好作用于一个时代，就会表现出诸多积极的导向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首先，制定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政策。作为帝王，金章宗掌握了政策制定权。有些政策与文学直接相

关，譬如科举制度，金章宗至少做出了三项重大的改革：一是扩大录取人数。金世宗朝二十八年，“取策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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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 金章宗在位约二十年间，国力盛极而衰，文学平缓上升。他雅好文辞，改革科

举制度，重用和关心文人，营造出有利于文学发展的环境。他经常发表一些精要剀切的文学评

论，鼓励和鞭策文人，引导文人创作活动。他天资聪颖，咏物词、写景诗清雅纯熟，标志着完全融

入汉语文学的巨大进步。金章宗朝为金末文学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的积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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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范军、周峰：《金章宗传》，北京：中国广播出版社，2003年。周延良：《金源完颜璟文行诗词考评》，《民族文学研究》
2004年第 2期；李淑岩、王金峰：《完颜璟的文化素质与诗词品质》，《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 6期。

②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五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 2875页。
③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 111页。
④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二，第 13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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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士近二百，词赋进士约五百，计七百余人”①；而金章宗朝近二十年，“约取策论进士四百余人，词赋进士

约一千一百人，经义进士二百人左右”②，计一千七百人左右。两相比较，就可以见出金章宗朝录取人数增

加幅度之大，简直有点泛滥了。直接受益的则是杨云翼、王若虚、李纯甫、李俊民等一批金末文学骨干。二

是恢复经童科。经童科在海陵王时期被废止，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）予以恢复，专门选拔天资超常的神童。

虽然录取人数有限，但也是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。元好问的好友赵元、麻九畴都是经童出身。三是明昌二

年（1191）增设宏词科。宏词科实际上是在原有进士和官员队伍中进行的二次考核，用以选拔擅长撰写诏

令之类的人才，所以士林纷纷以中选为荣。萧贡、李献能、元好问等人都获此荣耀，特别是元好问进士及

第后不就选，通过宏词科之后才进入仕途。由此可见，金末文坛主力除了年长一些的赵秉文之外，杨云

翼、王若虚、李纯甫、元好问、李献能、李献甫、冯延登等人都受益于金章宗的科举改革。

金章宗不仅制定和完善了科举制度，还亲自参加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具体活动。有文献记载，泰和

三年（1203），他亲自出了一道考题《日合天统》以提高考试难度③。对经童科，他更加关心，有几次亲自召

见神童的记录。明昌元年（1190），山东益都（今山东青州市）十一岁的刘住儿“能诗赋，诵大小六经，所书

行草颇有法”，金章宗将他召至内殿，“试《凤凰来仪》赋、《鱼在藻》诗，又令赋《旱》诗”④，结果很满意，赐他

经童出身，让他进入太学，完成学业。还有一位益都儿童刘微，七岁能文，章宗召他入宫，刘微“赋《凤皇来

仪》二首”⑤，获得章宗的称许，章宗同样赐他经童出身，移籍太学。最有名的神童是河北莫州（今河北任丘

县）的麻九畴，“三岁识字，七岁能草书”，金章宗召见他，问他：“汝入宫殿中亦惧怯否？”他反应敏捷，随口

回答：“君臣，父子也，子宁惧父耶？”⑥麻九畴后来在诗学、易学、医学方面颇多成就。金章宗亲自选拔神

童，固然有好奇的因素，但也可以见出他对选拔人才的重视程度。

其次，关怀前朝文人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很多新皇帝往往不喜欢使用前朝旧人，金章宗则不同。他在

即位之前，深得金世宗的宠爱，即位后能够很好地继承金世宗朝的政策，继续重用世宗朝的文人。如李晏

本是世宗朝的翰林侍讲学士、御史中丞，章宗即位后，李晏上书谋划十事，章宗皆予采纳，并将他擢升为

礼部尚书，兼翰林学士承旨。明昌三年（1192），李晏在昭义军节度使任上擅发仓粟三万石赈灾，章宗也未

怪罪他⑦。金章宗还能念及旧情，心怀感恩。如大定十三年（1173）进士及第的刘迎，后来担任太子司经，掌

经史图籍笔砚，受到当时的太子、完颜璟的父亲完颜允恭的器重。大概在这期间，完颜璟与刘迎有所交

集。大定二十年（1180），刘迎扈从金世宗去凉陉（即金莲川）避暑，染上疾病，按照王庆生《金代文学家年

谱》，可能于大定二十二年（1182）前后去世⑧，这一年完颜璟仅十五岁。应该说，完颜璟与他没有特别的关

系，但他即位后，为了报答其恩情，特赐刘迎之子刘国枢进士及第，还下诏让国子监刊刻他的遗集《山林

① 薛瑞兆：《金代科举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 119页。
② 同上，第 149页。
③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，第 111页。
④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五十一，第 1229-1230页。
⑤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八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8年，第 2255页。《中州集》所记载的刘微与《金史》所

记载的刘住儿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
⑥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六，第 1531页。
⑦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二，第 489页。
⑧ 王庆生：《金代文学家年谱》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 17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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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语》①。后来，金章宗在谈论有关诗人的长短时，还说：“郝俣赋诗颇佳。旧时刘迎能之，李晏不及也。”②

这说明金章宗读过刘迎的作品，并且能作出中肯的评价，刘迎诗歌水平如金章宗所说，远在郝俣、李晏之

上。贞元二年（1154）进士及第的赵可，年辈更长，完颜璟此前与他没有交往。大定二十六年（1186），完颜

璟被册封为皇太孙，时任翰林修撰的赵可撰写册文，其中有四句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：“念天下大器，可

不正其本欤？而世嫡皇孙，所谓无以易者。”③皇太孙就是储君，也就是上一句所说的“正本”，后一句说完

颜璟是不二人选。这几句四六文虚词、实词对仗极其工整，措辞准确。后来章宗即位，偶然问起册文的作

者。他得知是赵可之后，立即将他由从六品的翰林修撰提拔为从四品的翰林直学士。这时赵可已经年迈，

金章宗对他的感念完全基于对他册文水平的赞赏。金章宗对王庭筠的父亲王遵古的感情更加深厚。王遵

古，正隆五年（1160）进士，大定二十年（1180）前后担任太子司经，后出任博州同知、澄州刺史。金章宗曾

赐诗王家，说：“王遵古，朕之故人也。”④他视王遵古为“昔人君子”⑤。所谓故人，大概是王遵古担任太子司

经期间，曾侍奉过完颜允恭、完颜璟父子读书。承安二年（1197）六月，金章宗将他从澄州刺史任上召回，

擢为翰林直学士，还给予他特别的礼遇：“无与撰述，入直则奏闻。或霖雨，免入直。”⑥爱屋及乌，金章宗对

其子王庭筠更是呵护有加，甚至有所偏袒了。泰和二年（1202），王庭筠去世，金章宗非常悲痛，考虑到他

“家无余财”，便给他家八十万安葬费，并征集他的诗文，藏之秘阁，还无限伤感地说：“庭筠复以才选，直

禁林者首尾十年。今兹云亡，玉堂东观，无复斯人矣。”⑦可见，金章宗是位很念旧情的帝王。

其三，奖掖重用文人。对于普通文人，只要他有所了解，就予以任用。张建长期隐居，名声不显，明昌年

间，陕西提刑副使董师中举荐他出任绛州教授，金章宗将他召为宫教，兼应奉翰林文字。他深得金章宗的

优待，“与天章宸翰旦暮相酬酢。其眷礼之渥，一时词臣无能出其右者。”⑧张建后因年老请求退休，金章宗

“爱其淳素，不欲令去左右，眷眷久之，超同知华州防御使事”，并写诗相赠，有“从今昼锦莲峰下，三乐休夸

荣启期”⑨之句，祝福他衣锦还乡，安享晚年。另一文人张著完全是一介布衣，“泰和五年，以诗名召见，应制

称旨，特恩授监御府书画”⑩。对于素不相识之人，金章宗也因为喜欢他的诗歌而予以任用。譬如泰和年间，

有人将关中诗人岳行甫的《时病》诗传给金章宗，金章宗读后，“大加赏异，授以官”輥輯訛，只是岳行甫没有接受

任命。又如明昌年间，金章宗出游，路过燕京城南隐士赵质家，听见诵读声，就进入他家，看见赵质在墙壁上

的题诗，“讽咏久之，赏其志趣不凡。召至行殿，命之官”，赵质没有接受任命，金章宗又“赐田亩千”輥輰訛。

当然，金章宗对文人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。到了后期，少数文人谤议朝政、拉帮结派，引起他的“厌

①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三，第 539页。
②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五，第 2875页。
③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，第 117页。
④ 元好问：《王黄华墓碑》，狄宝心校注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卷六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 1337页，
⑤ 元好问：《博州重修学记》，狄宝心校注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卷四，第 418页。
⑥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十，第 264页。
⑦ 元好问：《王黄华墓碑》，狄宝心校注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卷六，第 1337页。
⑧ 李庭：《兰泉先生文集序》，李修生主编《全元文》第 2册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 120页。
⑨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七，第 1800页。
⑩ 同上，第 1870页。
輥輯訛 同上，第 1878页。
輥輰訛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七，第 290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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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”。他批评文人们“措大辈止好议论人”①。但总体来看，金章宗对文人的态度相当友善，形成了文人鼎盛

的局面。刘祁称赞金章宗朝说：“一时名士辈出，大臣执政，多有文采学问可取，能吏直臣皆得显用，政令

修举，文治烂然，金朝之盛极矣。”②

二 精要评论及其鞭策作用

金章宗没有系统的诗文评论传世，现存的一些文学评论散见于《归潜志》《中州集》和《金史》等书，虽

然是只言片语，但都是有感而发，精要剀切，主要是围绕着应制、诏诰等应用文体展开，从中可以看出他

不俗的文学品鉴能力及其主要的文学观念。

金章宗注意品评文学水平的高下。唐代以来有关马嵬贵妃墓的题咏特别多，金章宗对此颇有兴趣，

下诏让人收录了五百余首相关题诗，由于水平参差不齐，他便进一步让文人分别等次，杜佺的《马嵬道

中》名列“高等”。杜佺由北宋、伪齐入金，其诗如下：“垂柳阴阴水拍堤，春晴茅屋燕争泥。海棠正好东风

恶，狼藉残红送马蹄。”③该诗看似单纯写景，寄寓伤春之情，实际上化用了《太真外传》中贵妃醉酒如同海

棠睡去的典故，以海棠来借指贵妃，既写出了她的美貌，又引出末句马踏残红的景象来象征贵妃之死，将

伤春与怀古伤逝融为一体，含而不露，诚为上乘佳作。金章宗此举有利于保存文学文献，有利于激发文人

们品评诗歌的风气，进而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。

像很多帝王一样，金章宗的文学评论往往与应制奉和类活动相伴。在一些公私活动中，金章宗经常

向身边文人“索诗”，文人们必须即兴创作，完成任务。才思敏捷者常常占得先机，获得赞赏。韩玉进士及

第之后，任翰林应奉，曾应命作文，“一日百篇，文不加点”。他还曾受金章宗之命，撰写金王朝开国功臣的

系列传记———《元勋传》。完成后，章宗很满意，感叹道：“勋臣何幸，得此家作传耶？”④翰林学士赵沨曾扈

从金章宗“春水”，即用海东青捕猎天鹅。按照惯例，所捕获的第一只天鹅叫“头鹅”，需要举行仪式，用来

祭祀祖先。当海东青捕获头鹅时，金章宗向赵沨“索诗”，赵沨“立进之”，其诗曰：“加鸟鹅得暖下陂塘，探骑

星驰入建章。黄伞轻阴随凤辇，绿衣小队出鹰坊。抟风玉爪凌霄汉，瞥日风毛堕雪霜。共喜园陵得新荐，

侍臣齐捧万年觞。”⑤该诗按时间先后叙写捕猎天鹅的过程：探使打探到天鹅飞回北方陂塘的消息，报告

给皇帝，皇帝便率领专业的海东青驯养人员奔赴“春水”之地。只见海东青凌空一击，立刻击杀天鹅。金源

王朝祖先又获得新的祭品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举起酒杯祝福皇帝万寿无疆。尾联归于颂圣主题。金章宗“称

其工，且曰：‘此诗非宿构不能至此。’”⑥赵沨了解金章宗的喜好，扈行应该有所准备。

“人之禀才，迟速异分”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出口成章，何况“诗有别材”，有的人缺少创作诗歌的天赋，

那就会受到金章宗的冷落和嘲讽。据刘祁《归潜志》卷七载：

章宗时，王状元泽在翰林，会宋使进枇杷子。上索诗，泽奏：“小臣不识枇杷子。”惟王庭筠诗

①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，第 111页
②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二，第 136页。
③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八，第 2080-2081页。
④ 同上，第 2181页。
⑤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八，第 86-87页。
⑥ 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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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上喜之。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，及在翰林，上索重阳诗，造素不学诗，惶遽献诗云：“佳节近重

阳，微臣喜欲狂。”上大笑，旋令外补。故当时有云：“泽民不识枇杷子，吕造能吟喜欲狂。”①

面对章宗的“索诗”，两位状元王泽、吕造都拙于应对，狼狈不堪，因此被章宗赶出京城，贬逐到地方

上做官。时人还将二人之事凑成一联诗歌，传为笑谈。金章宗的好恶如此鲜明，自然会鞭策文人们重视诗

歌创作。

应制诗原本具有歌功颂德的倾向，金章宗处于金源盛世，当然喜欢文人歌颂他这个时代，歌颂他本

人。如何歌颂得体，取决于文人们的才华和技巧。某年中秋节，金章宗在瑞光楼赏月，让赵沨（字文孺）赋

诗，规定“以清字为韵”，赵沨即兴赋咏一首七律《中秋》：“秋气平分月正明，蕊珠宫阙对蓬瀛。已驱急雨消

残暑，不遣微云点太清。帘外清风飘桂子，夜深凉露滴金茎。圣朝不奏霓裳曲，四海歌讴即乐声。”②“以清

字为韵”，符合中秋时序的气候、景物特点，还能体现金章宗清雅脱俗的审美趣味。赵沨此诗即以“清”字

为核心，组织篇章。前三联偏重自然景色，写中秋之夜皓月当空，天上宫阙映照着人间的瑞光楼，雨后天

晴，天气凉爽宜人，碧空如洗，纤尘不染，清风吹拂，桂子飘香，一切都如此祥和美好；尾联就势一转，歌颂

当今圣明之朝不用再像唐玄宗那样表演热闹奢华的《霓裳羽衣舞》来妆点升平，不用举行盛大的中秋宴

会，因为来自四方百姓的讴歌就是最好的音乐。赵沨能从平淡寻常甚至有点清冷的中秋赏月雅集中提炼

出颂圣的主题，自然恰切，已经很成功了。不仅如此，“四海歌讴”句还暗用了《孟子·万章上》中“不讴歌尧

之子而讴歌舜”③的典故，不动声色地将金章宗比喻为舜，更显高妙。金章宗读到尾联，“大加赏异，手酌金

钟（金盅）以赐，且字之曰：‘文孺，以此钟赐汝作酒直。’”④金章宗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，一定领会到了

这一层，所以他激动地赐给赵沨金钟作买酒钱，还待之以非常之礼，亲切地称呼起赵沨的字来。这不仅是

赵沨一个人的荣幸，也是整个诗人群体的光荣，所以“士林荣之”⑤。

除了应制奉和类作品之外，金章宗接触更多的是公务活动中大量使用的诏诰类应用文章，他对此也

发表过意见。当时最得金章宗赏识的是辛弃疾的北方同学党怀英（1134—1211）。金章宗公开称赞：“近日

制诏惟党怀英最善。”⑥党怀英自大定二十一年（1181）进入翰林院之后，在金世宗朝先后任应奉翰林文字

（从七品）、翰林修撰（从六品），尚未充分表现其才华；章宗即位后，迁翰林待制（正五品）、翰林直学士（从

四品）、侍讲学士（从三品）、翰林学士（正三品）、翰林学士承旨（正三品），可谓步步高升，由从六品升到正

三品，泰和元年（1201）左右致仕。这一切都得益于他那无人能及的制诰文。赵秉文说他“当明昌间，以高

文大册，主盟一世”⑦，后来元好问又有所补充，进一步申说：“论者谓公之制诰，百年以来亦当为第一。”⑧

将党怀英推到金王朝制诰文第一人的地位上。党怀英诏诰文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深得帝心是一个关

键要素。兹以元好问所征引的《诛皇叔永蹈诏》片断为例：

①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七，第 72页。
②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四，第 974页。
③ 焦循撰《孟子正义》卷十八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 694页。
④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四，第 974页。
⑤ 同上。
⑥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五，第 2875页。
⑦ 赵秉文：《竹溪先生文集引》，马振君整理《赵秉文集》卷十五，哈尔滨：黑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 345页。
⑧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三，第 66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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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一家，讵可窥于神器；公族三宥,卒莫逭于常刑。非忘本根骨肉之情，盖为宗社安危之

计。亦由凉德，有失睦亲。乃于间岁之中，连致逆谋之起；恩以义掩，至于重典之亟行。天高听卑，

殆非此心之得已。兴言及此，惋叹奚穷？①

完颜永蹈是金世宗之子，金章宗的叔父，明昌三年（1192）因阴谋篡位而被金章宗所杀。党怀英以金

章宗的口气撰写公告天下的诏文，因为对象特殊，不是没有亲缘关系的普通逆犯，所以必须公私兼顾。文

中“天下一家”“宗社安危”云云，是义正辞严的国家大义；“凉德”“逆谋”“常刑”云云，是当事人完颜永蹈

的罪有应得；“公族三宥”“本根骨肉”“睦亲”云云，则是叔侄间的血肉亲情；末尾还说出金章宗迫不得已

的无限惋惜之意。用四六文体写出如此复杂而微妙的诛杀诏文，说出金章宗想说而未必说得好的话，杀

伐中带有柔婉，真是难得的大手笔。两年后，金章宗的伯父、镐王完颜永中又以谋反罪被杀，党怀英再撰

诏文，可惜该文失传，读过该文的郝经称赞说：“镐王一诏说帝心，恳恻义与大诰同……承旨有集当重读，

官样妥贴腴且丰。”②看来，诛镐王诏同样很好地阐释了金章宗的意图，既有妥贴的官样，又有丰富的内

涵。赵秉文、元好问、郝经等人对党怀英诏诰文众口一辞的推崇，与金章宗的评价相印证，充分证明了金

章宗的文章鉴别力。党怀英是百年一遇的难得人才，金章宗怎能不感叹“文士卒无如党怀英者”③？他的这

一感叹向文人们提出了高要求，促使文人们必须用心撰写出满意的文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金章宗并非对党怀英所有文章都予以赞美，他也有不满之辞。明昌四年（1193）十二

月，金章宗封长白山神为“开天弘圣帝”④，党怀英受命撰写册文（已佚），就招致金章宗的批评：“近党怀英

作《长白山册文》，殊不工。”⑤长白山是金朝的兴王之地，被金源皇家视为圣山。大定十二年（1172），金世

宗封长白山为“兴国灵应王”⑥，大定十五年（1175）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。党怀英难以理解他们这种神圣

的长白山情怀，加之他从未去过东北，对长白山缺少基本的感性认识，也就难以写出令金章宗满意的册

文。金章宗没有体谅到党怀英的难处，直接作出负面评价，体现出他的高标准和简单之处。

金章宗对王庭筠的评价最值得玩味。一方面，金章宗对王遵古、王庭筠父子具有比较深厚的感情，对

王庭筠相当照顾；另一方面，王庭筠为人为文的明显缺陷又让他左右两难。明昌元年（1190）三月，金章宗

打算让他进入翰林学士院，却谕旨翰林学士院：“王庭筠所试文，句太长，朕不喜此，亦恐四方效之。”言下

之意，不得录用。然后又告诉王庭筠的舅舅、宰相张汝霖：“王庭筠文艺颇佳，然语句不健，其人才高，亦不

难改也。”⑦对他颇多回护，认为他可以改进不足。金章宗不满他的公文“句太长”“句不健”。四月，金章宗

再次打算起用王庭筠，王庭筠的应试文章有所改进，中选“馆职”（应是翰林学士院的职位），不料又遭到

御史台的弹劾。他十多年前在担任馆陶主簿时“尝犯赃罪”，品行有污，不能出任馆职，章宗只好作罢。明

昌五年（1194）八月，章宗力排众议，终于让他进入翰林学士院，担任从六品的翰林修撰。客观地说，王庭

筠具有多方面的才华，书法、绘画水平最高，诗歌次之，最实用的文章反而再次之。元好问在《王黄华墓

①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三，第 661页。
② 郝经：《读党承旨集》，田同旭校注《郝经集校勘笺注》卷九，太原：三晋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 663-664页。
③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七十三，第 1793页。
④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十，第 253页。
⑤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六，第 2881页。
⑥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三十五，第 875页。
⑦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六，第 288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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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》中评价他“为文能道所欲言”①，并举了几篇作品为例，其中没有一篇诏诰类文章，也就是说，此类文章

不是他的长项。金章宗设法重用他，很多程度上出于对他们家的感情②。好在王庭筠在扈从金章宗“秋山”

时，连续写了三十多首应制诗，获得章宗的认可，“宠眷优异”③。

在起用王庭筠的过程中，金章宗严辞抨击文人们的不良习气：“闻文人多妒庭筠者，不论其文，顾以

行止为訾。大抵读书人多口颊，或相党，昔东汉之士与宦官分朋，固无足怪。如唐牛僧孺、李德裕，宋司马

光、王安石，均为儒者，而互相排毁，何耶？”④他先为王庭筠辩护，认为有些人因为嫉妒才揪住他过去的污

点不放，然后引申出去，批评汉代以来文人们的门户党派之见。也正因为此，他特别厌恶文人们拉帮结

派，党同伐异，不能容忍赵秉文、王庭筠等擅议朝政，将他们责罚入狱。这固然体现了金章宗钳制舆论专

制的一面，同时也体现他摒除党派的坚定主张。

由上可见，金章宗的文学评论缺乏系统性，但大多数具有鲜明的针对性，能够引导士林风尚。

三 纯熟创作及其标志性意义

金章宗学习过女真语言文字，曾用女真语歌唱过完颜匡的《睿宗功德歌》⑤，是否有过女真语诗歌创

作，不见记载。他似乎更精通汉语，喜欢用汉语创作诗词。刘祁说：“章宗天资聪悟，诗词多有可称者。”⑥

王庭筠去世，他作《吊王庭筠下世》诗，从现存“天材超迈，无惭琬琰”两句来看，可能是首四言古诗。张建

退休，他作《送张建致仕归》，从上引佚句来看，应该是首七律。金章宗现存 7首诗歌、2首词和佚诗 5句。

金章宗的咏物诗词最为突出，其中的大制作应该是《铁券行》。铁券是皇帝赏赐给功臣权要带有某种

特权的凭证，通常是用铁制成，铸有文字，所谓铁券丹书。金章宗时期，有位田姓人家将他所收藏的唐朝

皇帝赏赐给藩镇的铁券上交朝廷，金章宗因此写下歌行体诗歌《铁券行》。正大元年（1224）五月，元好问

参加宏词科考试，程文之一就是《章宗皇帝〈铁券行〉引》。该文称金章宗“制七言长诗以破其说”⑦，说明

《铁券行》的主旨是质疑前代帝王以铁券来笼络人心之举，申明铁券不足信赖。金章宗去世十多年后，朝

廷还以其诗作为考试材料，说明该诗应该是词意俱佳的力作。刘祁称赞“《铁券行》数十韵，笔力甚雄”⑧，

可惜早已失传。

金章宗更热衷的咏物对象是日常生活用品。现存两首咏物词，其一是《蝶恋花·聚骨扇》：“几股湘江

龙骨瘦，巧样翻腾，叠作湘波皱。金缕小钿花草斗，翠条更结同心扣。 金殿珠帘闲永昼。一握清风，暂

喜怀中透。忽听传宣须急奏，轻轻褪入香罗袖。”⑨聚骨扇就是折叠扇，北宋时由高丽传入，但并没有普及，

① 元好问：《王黄华墓碑》，狄宝心校注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卷六，第 1345页。
② 据元好问《王黄华墓碑》，王庭筠的女儿王琳秀“入侍掖庭”。
③ 元好问：《王黄华墓碑》，狄宝心校注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卷六，第 1345页。
④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六，第 2881页。
⑤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九十八，第 2294页。
⑥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一，第 3页。
⑦ 元好问：《章宗皇帝〈铁劵行〉引》，狄宝心校注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卷一，第 31页。
⑧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一，第 3页。
⑨ 唐圭璋编《全金元词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 49页，该词原载《归潜志》卷一，但现存《归潜志》所录词有脱误，

《全金元词》标明出自《归潜志》，实际上可能转录自《词苑丛谈》卷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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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的还是团扇、蒲扇。该词上片题咏折叠扇之形态，抓住竹骨、扇面花草图案作文章，咏扇而不泥于扇，

由竹子联想到湘竹湘水，由花草图案写到同心扣，神驰画外。下片题咏用扇之乐，突出折叠扇小巧灵便、

可放入怀中袖中的特点，结句轻巧而不失谐趣。其二是《生查子·软金杯》词：“风流紫府郎，痛饮乌纱岸。

柔软九回肠，冷怯玻璃盏。 纤纤白玉葱，分破黄金弹。借得洞庭春，飞上桃花面。”①该词为酒席上即兴

所作。据《归潜志》卷一记载，席间有位美女“擘橙为软金杯”，就是将橙子掏空，用作酒杯，本是一时兴起

的手工制作，引发章宗的兴趣。这首词上下片分写男女主角：男主角紫府郎戴着高高官帽，准备畅饮美

酒，但天气寒冷，玻璃酒杯增加了寒冷的畏惧感，由此自然地过渡到下片的软金杯；女主角善解人意，现

场用纤纤玉手剥开金黄色的橙子，做成软金杯，然后喝上几杯洞庭春美酒，脸颊飞红，美如人面桃花。该

词写法别致，上片只是衬托，下片边叙事边咏物，处处不离软金杯，又不限于软金杯，由人及物，再由物及

人，中心仍然是咏物。温软妩媚，却没有流于俗艳。这两首咏物词清雅闲婉，体现出金章宗不俗的审美趣

味和纯熟的语言表达技巧。金章宗知音识律，元代人说他是五个懂得音乐的帝王之一，将他与唐玄宗、南

唐后主、宋徽宗等人并列②，清人徐釚也将他与李璟、李煜父子相比，说他是“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”③。此

外，据周驰《箸诗》题下自注：“章庙御题，限红字韵。”④说明金章宗曾有咏箸诗。

咏物诗词之外，金章宗游幸写景类诗歌相对较多。如《游龙山》《水窦岩漱玉亭》《仰山》等诗，以写景

为主。比较有特色的是下列二诗，《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》：“洛阳谷雨红千叶，岭外朱明玉一枝。地力发

生虽有异，天公造物本无私。”⑤《宫中》：“五云金碧拱朝霞，楼阁峥嵘帝子家。三十六宫帘尽卷，东风无处

不扬花。”⑥第一首诗歌入选《中州集》，云龙川是金代帝王游幸之地，在今河北赤城县。明昌五年（1194）四

月，金章宗游幸金莲川，八月返回。这首诗也许就是这年途经云龙川时所作。章宗看见一株牡丹，联想到

洛阳牡丹在谷雨前后就已盛开，而在岭外五月份牡丹花才刚刚开放。大自然滋养万物一视同仁，只是气

候差异罢了。金章宗的重点是强调造物无私，是否含有皇恩浩荡远无远弗届的寓意？读者可各自领会。赵

秉文的《五月牡丹应制》很可能是同时所作，其中第三联“谷雨曾沾青帝泽，薰风又卷赤城霞”⑦，与章宗诗

相关联。《宫中》模仿唐代韩翃的《寒食》诗，写春日早晨宫中的华美景象，五色朝霞与大片宫殿相映衬，繁

华富丽，东风飘拂，扬花飞舞，一片祥和，刘祁称赞这首诗“真帝王诗也”⑧。

金章宗还有一首饮酒诗《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》：“夜饮何所乐，所乐无喧哗。三杯淡醽醁，一曲冷琵

琶。坐久香成穂，夜深灯欲花。陶陶复陶陶，醉乡岂有涯？”⑨他与翰林待制朱澜一起品酒赏乐，清静悠闲，

持续到深夜，像是一位赋闲老人的絮语，叙述着享受饮酒的乐趣，虽是五律，却闲缓自如。

在金代帝王和皇族中，金章宗的诗词创作个性不及之前的完颜亮鲜明突出，传世作品数量与成就不

①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一，第 1页。
② 陶宗仪《燕南芝庵先生唱论》：“帝王知音者五人，唐玄宗、后唐庄宗、南唐后主、宋徽宗、金章宗。”陶宗仪：《辍耕录》

卷二十七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 335-336页。
③ 徐釚编著，王百里校笺《词苑丛谈校笺》卷三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 185页。
④ 元好问编，张静校注《中州集校注》卷七，第 1883页。
⑤ 薛瑞兆、郭明志编《全金诗》卷七十八，第 3册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 48页。
⑥ 同上，第 49页。
⑦ 马振君整理《赵秉文集》卷七，第 179页。
⑧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一，第 3页。
⑨ 薛瑞兆、郭明志编《全金诗》卷七十八，第 3册，第 4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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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，第 114页。
② 陈孚：《李妃妆台歌》，杨镰主编《全元诗》第 18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 405页。
③ 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十二，第 136页。
④ 同上，第 137页。
⑤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九十二，第 2176页。

及后来的完颜璹，很容易被忽略。从上引诗词来看，他没有完颜亮那样豪悍贲张，几乎看不出任何女真人

的民族特色，标志出他的作品已经完全融入汉语文学之中。这正是一个巨大进步。金世宗还有保存、恢复

女真语言文化的努力，金章宗基本放弃了这种念头，这将进一步带动各民族文人（包括女真、契丹等北方

民族）的汉语文学创作。金章宗的宠妃李师儿最为典型。她出身贫贱，“姿色不甚丽”，但悟性甚高，在跟随

宫教张建学习过程中脱颖而出，“初不知书，后见上好文，遂能作字知文义”①。她主要凭着诗词才华得到

章宗的宠幸。据载，金章宗与李妃游览妆台（琼华岛），二人联句，章宗先出上句：“二人土上坐”，这一句既

是写实，又是拆字句，很难应对，李妃却能当即答出下句：“一月日边明”，不仅符合拆字规则，还将章宗比

喻为日，自己比喻为月，恰当得体，如此巧妙聪颖，引得章宗“大喜”②。李妃由一个不知书的普通妃子一跃

为懂得写作、著有《梳妆台乐府》的宠妃，当然要归功于章宗与她共同的诗词爱好。

余 论

金亡之后，刘祁反思金亡的教训，指出金章宗“学文止于词章，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，以图

基祚久长”③。言外之意，金章宗用心于汉语文学，却没有掌握华夏治理国家之道，导致国运中衰。其实，金

章宗的最大失误不是爱好文学，重用文人，而是未能充分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蒙古人的强大威胁，未能及

时加强军备，“宴安自处，以至土崩瓦解”④。早在金章宗即位之初，老臣徒单克宁针对他“颇好辞章”的个

性，明确反对让世袭猛安、谋克那些职业军人在太学学习辞章、参加进士考试的动议，并很有远见地提醒

金章宗：“承平日久，今之猛安、谋克，其材武已不及前辈，万一有警，使谁御之？习辞艺，忘武备，于国弗

便。”⑤可惜金章宗没有重视这一预警。女真与蒙古都是游牧民族，都拥有铁骑强弓，不存在北宋对辽战争

中步不敌骑的兵种劣势。如果从金章宗朝起加强军事准备，以逸待劳，未必不能抵抗蒙古的入侵。金章宗

爱好汉语文学，有何错焉？相反，对照之后的卫绍王、金宣宗、金哀宗，他们未“习辞艺”，却“忘武备”，在文

学上无所作为、乏善可陈，军事上更加一败涂地。应该承认，金章宗朝近二十年的文学积累蓄势待发，最

终成就了金末文学的高峰。

（胡传志，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）

【责任编辑：吴 刚】

金章宗的文学活动及其意义

91


